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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

内容概要

《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
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很多惊人的英
雄斗争事迹。当时，知侠和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和作战，对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后来为了写作这
《铁道游击队》，知侠和他们又曾在一块生活过，直到现在，知侠和他们几个主要干部还有联系。原
先，知侠想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用传记或报告文学形式来写的，以后改为小说来写了。对他们的斗
争事迹，不加以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
，当然有的也有所加强。为了反映整个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又把它丰富和发展了。尽
管如此，知侠还是以他们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胳，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老实说，书
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枣庄矿区有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由
于不堪日寇的屠杀和蹂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杀鬼子，夺取敌人的武
器，发展成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临枣线上展开武装活动。以后他们又西去
临城附近，以微山湖为依据，坚持津浦干线的对敌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
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几年来他们在铁路线上破铁路、撞火车、夺物资，在火车上打歼灭战，创造出许
多惊人的英雄事迹。敌人也曾疯狂地对他们反复进行“清剿”、“扫荡”，组织无数特务队对付他们
，但都被他们一一粉碎。铁道游击队迎接了最残酷的考验，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最后迫使近千的鬼
子铁甲列车部队，向他们投降。日本鬼子投降后，蒋敌伪合流，进攻解放区，他们又顽强地进行阻击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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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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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到过枣庄的人，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
，不分昼夜的“咕吐、咕吐”喷吐着黑烟，棉絮似的烟雾，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附近人家的
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的火车，不住的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这四
下升起的浓烟密雾，把枣庄笼罩起来，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吸到清新的空气，走到哪儿都是雾
气腾腾。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带着煤沙到处飞舞，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人们从街上
走一遭回来，用手巾往脸上一抹，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白衣服两天不洗，就成灰的了。下窑的
和装卸煤车的工人，在露天劳动的脚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不仅手脸染黑了
，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因为很难洗得清爽。就这样，他们一年到
头手脸黑，穿的黑，有钱人就叫他们“煤黑”。　　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正是这些“煤黑”创造了
枣庄的财富。那山样高的煤堆，是他们从深黑的炭坑里挖出来的。又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运往四
方，供给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被卑视和受苦的却是
这些“煤黑”。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夺去了煤矿，许多有钱的先生们，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
务。又正是这些“煤黑”们，扛起了枪杆，成立了游击队，打击敌人。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煤黑
”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临城，津浦
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从头谈
起：　　鬼子来了以后，中央军跑了，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拉到北山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
合，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
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
灵活。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
还练出扒车的本领。他俩被派回枣庄后，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不仅时常
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在敌伪顽的夹击下，
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住不下，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因此，有半年的时间和刘洪、王强他
俩失掉联系。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打开了山里的局面，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
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王强联络。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
早些。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的窜着火苗。远远望去，枣庄像刚开
锅的蒸笼。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抖
。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
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还有几家炭厂。这庄除了炭厂烧焦
卖，各个住家也在烧，因为烧焦是死利钱，一百斤煤能烧七十斤焦，一斤焦能卖二斤煤钱。七十斤焦
就能买一百四十斤煤，所以烧一百斤煤的焦，净赚四十斤煤。男人们下窑去了，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
，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填上煤烧起来。天黑下来，这个小庄子，到处都冒着烟，地上到处
都喷着火苗。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
里。　　“老王哥在家吗？”　　“谁呀？”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
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
装的人。“我！从南乡来的！”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老王！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
咦！”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的咦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原来是你呀！老周！你怎不早说呢？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
到说不出的惊喜。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
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　　“走！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咱们好好拉拉，回头找到老洪，咱们
痛快的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老周往里一望，这
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中间有个炭堆，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
，有几个焦池在熊熊的烧着。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
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　　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叫顺嘴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虽然刘
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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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

是由刘洪负责，因为老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我们两个，都住在这里。有时我也到家去住。”说着
就出去了。　　老周看看这小黑屋，确有两个地铺，临门一张小桌，两条粗板凳，屋子当中砌着一个
火炉，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他和老洪、王强过去在山里
，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他看到这些摆设，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他感到对方真
成了一个道地的枣庄人了。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一道打游击的时节，初进山时，老洪、王强他们
的脸也是黑的，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的洗干净了，由于常睡草铺，衣服上的煤灰味换上枯草味了，只
是在密密的布纹里，还有着些看不出的煤灰，直到换上了军装，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唯一
的就是眉毛黑，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他们又生活在这
煤灰里了。　　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火车在轰隆隆的响着，远处还隐隐的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
，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
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
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他粉碎。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他用一
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他趴倒在坟头上，打倒了十多个敌人，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安全
的追上队伍。老周想到这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心里才感到松快。　　不一会，王强回来了。一
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
，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王强斟了两杯酒说。“咱不等他吧！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拉吧！
”　　“外边⋯⋯”老周警惕的向门外望了一眼。　　“没有什么！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
洪回来会叫门的。”王强说着把门掩了，并笑着问老周：　　“你啥时回来的？山里怎么样？”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从
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
顽固派的部队，又常给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
孙。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通过
我哥哥的关系，在家乡活动。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很高，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地方群众关系
也好，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的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跳
过来隐蔽的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的越残酷，插到这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
呀！”　　“对！”王强连连点头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
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说实话，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
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山里的部队的确很
困难呀！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我和老洪都不
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
叮咛我找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山
边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我那里经常有交通①和山里联络。我到这里来的主要
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了解下你们活动的情况，好向山里作汇报。”“这太好了。过去我们和山里
断了信，可把人憋死了呀！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这一下可好了。
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说到这里，王强兴奋起来了，他举起杯子说：“干
一杯！”两人就一饮而尽。　　————————————————-　　①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交
通”。　　他们一边喝，一边谈。老周的脸色已有些红红的了，可是王强的脸色没有变，只是一双黑
眼里有点水漉漉的。老战友分别大半年了，乍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是在这敌人的据点里会见
更不容易，再加上王强和山里失掉联系，现在接上关系的兴奋心情，所以两人就越喝越有劲。老周的
酒量比不上王强，可是也喝的不少。接着他就吃烧饼。饭后，两人点上了烟，隔着小窗，望到外边，
天已阴起来，老周转过头来说：　　“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　　“他可没个准，常常到半夜才回
来。”　　“那么，你就先谈谈吧，你们到枣庄后，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样？”　　“还是等老
洪回来谈吧，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我又说不好。”　　“你先就知道的谈谈，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
就行了。老王，就我个人说，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老王，开始吧！”　　“怎么个说
法呢？又从哪谈起呢？”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咱这些老粗，叫干点什么还可以，要是叫用嘴说，
那就难了。”“随便谈谈吧！想到哪就说到哪。先说，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怎样安下了身，还有敌
人的情况，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老周笑着说。　　“好！”王强咳嗽了一下接下去，“先说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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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

安下身么？那还不容易，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自小在这里长大，老洪虽然没有家，可是早年咱在一
块下窑，他常住在我家，像我家的一口人一样，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所以没几天，我们都弄来了‘
良民证’。　　“住下以后，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是会惹起怀疑的。过
去我俩下窑，现在鬼子又开了工，正用人，一去就行。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都不愿意去干
，要说往年下窑苦，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现在鬼子可更狠，他只要你多挖煤，可不管你的死活，一不
小心，轻则皮鞭抽，重则刺刀捅。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谁敢动一动，就机关枪嘟嘟。说到工钱，
少得顾不上吃。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逼得鬼子没办法，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到
矿上作苦工，四下安上铁丝网，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他哪能受那个气呢
？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还是偏重干军事方面的。下窑被困在里边，什么都不能做。左思右想危险
多，好处少。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　　“干什么呢？老洪说：‘吃两条线！’白天在这
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
。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
条线呀！往年下窑出苦力，顾不上生活，挖的煤像山样高，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的往外路运，大肚子
赚的钱数不完，福享不尽，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像流不尽的水样的运出
去，而我们就老实的饿着肚皮么？我们饿极了，就扒上火车，弄下几麻包烧烧，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
生活！难道这不应该么？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有种，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老洪扒的最好。有时
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拼命。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
疤。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
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子扒车的，送几个
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打马虎算了。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因为他勇敢、讲义
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遇事，老洪一叱呼，说干啥就干啥，像一群小老虎似的。这
次回来，他又想起搞火车了，他说：‘搞鬼子的更应该！’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
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　　“我呢？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可是想想，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以后我
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
脚行，以后当过脚行头，现在老了，不能干了，经他一说我很容易的就上去了。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
，他说：‘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出力受气，还是扒车来得痛快，你没钱我给你。’可是以后他就同
意了。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我的
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
”说到这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连声叫道：“好！好！”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听得很入神。
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有时闲下来，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可不知道里边
还有这些详情。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听他说下文。　　“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
对过，开了一个国际洋行。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可是又不大像，因为它的权力很大。枣庄煤矿
所有运出去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发货
，都得向他们要车皮。　　“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打伤的军官，
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我亲眼看到，亲手
摸到，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的往外运，像淌水似的。多心痛呀！接着又把
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的运进来。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养的
胖胖的。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照例，外来的货到站一落地，每件就
是落地税一毛；脚行运到货栈定价一毛，洋行抽两分；从货栈出站交给商人，也是一毛，洋行还得抽
两分。就这样一件货到站，他们要抽一毛四分，这些都是鬼子掌柜的额外收入。每天运下那么多货，
他们还不发财！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
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选二头，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大
家都推我作了二头。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　　说到这里，王强皱着眉头，对老周说：　
　“老周！你说，我过去在山里咱队伍上当班长，现在竟给鬼子脚行当起二头来了。这不是笑话么？
”　　王强说着，又从瓶里倒了一大杯酒，狠狠地灌下去。老周发觉他的脸色很难看，知道他心里不
舒坦，便安慰他道：“为了工作才这样。”　　王强点点头，大声的说：“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
个！”老周说：“你们不但干得对，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老洪那一伙能扒车的，将来组织起来，
在火车上很有用；你在车站上，和鬼子打交道，了解敌人的情况，这也是很要紧的。那么，现在谈谈
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　　“说到鬼子么？”王强骂了一声“奶奶”，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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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里，车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
鬼子要来。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领良
民证。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
，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以后捉的人干
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
，也得有个响声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
：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
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一层
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王强说到这里，他的眼红了，里边像
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愤愤的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他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
　　“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给负伤的鬼子治疗。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
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白天上班，晚上
回家睡觉。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总见手
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
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可是病房的鬼子开刀的并不多呀！没过多久，
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有一
个老百姓偷偷的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
有好心肠连夜的给中国人看病么？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
，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作活的解剖。你
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王强砰的一声，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
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沉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
暴所激怒。他想到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原来都是这样悲惨的死在这里。小黑屋
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就在这沉静的夜里，也许鬼子又在大兵营、宪兵队、
医院里残暴地屠杀着中国人。王强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
心静气么？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
一棵十子连的手枪。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一有机会，我俩夜里带着它，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
打倒就跑。鬼子戒严、查户口，他能查出个屁？我们都是本地人，又在夜里人熟地熟，他有什么办法
，就这样，我们也干了几回，消消肚里这股闷气。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
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
，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一天，老洪对我说：‘老王，咱们干了他
们吧！’我说：‘行！’老洪叫我侦察一下，在一天夜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啊！杀了么！”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当然杀了！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
说杀哪个，还跑得了么？”　　“好，好，杀得痛快！”老周听了王强说半天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残暴
，心里一阵阵发沉，像坠了上千斤的石头，这一听杀了三个敌人，才出了一口气。　　“说杀了三个
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
烦来。”“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老周想听个详细。　　“是这样。”王强慢慢的说下去：“
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左右，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可
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帐。当天装多少件，卸多少件，工友该分多少钱，我领了再发给他们
。就这样我和三掌柜金三混得很熟。有时晚上结完帐，他也留我坐一会，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
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王的，你的好好的干，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好让
我俯首贴耳的为他们效劳。我就应付着说：‘谢谢，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他听了也高兴的哈哈大
笑。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
也不避讳。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帐结得晚了，大约有十点多钟，大掌柜、二掌柜
都睡下了，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我装着收拾东西推延着时间。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
把电话机偷偷的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　　“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
他说：‘干！’我说：‘行！可是枪呢？’有三个鬼子，我们两个人一棵枪是够搞的。搞不利索，洋
行对过就是站台，站台上驻着鬼子，并有流动的哨兵，是容易出危险的。老洪说：‘枪不够，用刀砍
！再找个帮手就行了。’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
愿意和我们一道去。三个人一棵短枪。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一个人打一个正好。可是又一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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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
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我头里领路，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
黑影里等着，我悄悄的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我用手指着南屋，南屋的门是往
两边拉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我上去，把门用力往两边一拉，拉开了，屋里的电灯还雪亮。我一
愣，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只听得其哩格叉，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
砍翻了。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我急了，夜深入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
下去。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我们汗流满面的跑
回家里，听听车站上，并没什么动静。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所以车站上的鬼子
并没有发觉。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总算没逃出中
国人民的手掌。　　“可是，我躺在床上，又一寻思，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办
？去上班还是不去呢？不去吧！准惹起怀疑，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
事就不来了呢？不用说，不等吃早饭，就要被抓去了。反过来一想：去吧！杀了鬼子，心里总是一个
事，一露出不自然，就出毛病。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家里人准受连累
。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鬼子四下有岗，不好出去，天已快亮，也来不及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
，就去找老洪，要他给拿个主意。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拿不定主意，要是灾祸真临
到头上了，我也能对付过去，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老洪说我太犹豫。可是我一见老洪的眼睛一
瞪，也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一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商量。一见到他，老洪说：‘这点小事，你嘀咕
什么呢？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怕什么？’我说是呀！他说：‘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么？’我说该杀
呀！他就说：‘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的上站去，啥事不要怕，越怕越有鬼上门！’老洪的话也对呀！
他这一说我心里踏实了。第二天一早，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　　“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
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我说：‘走！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小车吱吱呀呀的都到洋行来了。
一看，大门半开着，我心里有数呀！平时都是小车在外边等着，我一个人进去找三掌柜。这次我约了
几个人一道进去。我先带他们到帐房。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
柜的起床了没有！’他们都到南屋去了。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二头！鬼子叫人杀了！’我故意
装着不懂，问：‘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我急忙站起来说：
‘真的么？哪有这种事！跟我去看看！’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事到
跟前，你们跑还行么？一个都不准跑。’我就往南屋走去。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一
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的坐在炕上。原来夜间
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
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
亮时苏醒过来。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所以我一
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慌的急忙跑上前去，叫着：‘太君！
怎么了呀⋯⋯’三鬼子说：‘夜里来了土八路，王的！你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报告洋
行出了事，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派人来。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机关枪四下支着，鬼子端着刺刀围
住院子，宪兵队进南屋检查，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的溜跑了，可是我硬拉几个人，在院里院外忙着，
医院的汽车来了，我帮着把鬼子三掌柜抬上汽车，他临上汽车，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拍着我的肩说
：‘你的好好的，我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我说：‘好好的，干活大大的！’送他进院了。
⋯⋯”　　老周完全被王强谈的杀鬼子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一听到鬼子送进了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
，说：　　“真危险呀！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什么事？”王强眨着小眼笑着说，“危
险的事还在后边呢？你往下听吧！”他又接下去说：　　“我在回来的路上，狠狠的吐了两口唾沫，
心里说：‘奶奶个孙，鬼子才真是为钱不要命哩！’当我开始看着他满头是血，坐在炕上的时候，他
样子很泰然，好像眼前的两具尸首，和他自己身上的伤，并不算什么似的，一点也看不到难过的样子
。当时我就奇怪，也许是这些鬼子军官，打咱中国，杀人杀得太多了，手上的血也沾多了，看见血不
算回事。可是等我送他上汽车，听他说干活大大的，我心里才明白了。原来洋行里大掌柜和二掌柜的
权力很大，赚钱很多，三掌柜的官最小，常作杂活，不被重视。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满脑子金票
的飞舞，代替了伤口的疼痛。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大掌柜、二掌柜的死，不但没使他难过，相
反的却感到幸运，因为他的伤好了，就有希望作洋行的大掌柜了，今后可以大把的抓金票，发财。要
当大掌柜，就离不开这班脚夫替他出力。他临上车要我好好干，就是拉拢我，要我今后为他出力。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想鬼子总不会甘休的。准要开始捕人了。我也特别警惕。因为平时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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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第二天就戒严，查户口，逮捕人，闹那么大动静。这一次白白丧失了两个军官，就会拉倒了么？
不会的。可是一天，二天，三天都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每天还要我们
装卸货。开头几天，有些胆小的，从那天见到鬼子的尸体后，就吓得不敢来了，怕受到连累，因为是
我们一早发现的，容易惹起鬼子的疑惑。可是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事，就都又推着小车上站了。第四
天人到齐了。我们一早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四下架起了机关枪，我们
所有的脚行，都被赶上了汽车，一直拉到宪兵队去了。“我在汽车上，看看所有被逮捕的人，只有我
一个是参加这次事件的。我心想这次可完了。到了鬼子的宪兵队，不死也得剥一层皮。人们一提到宪
兵队，头皮都会发麻。一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煤渣，鬼子端着刺刀，逼着大
家脱下衣服，跪在煤渣上听候审问。每个人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血呼呼的流。我是二头，还没
等脱衣服，就被第一个喊去审问。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旁边站着中国人的翻译官。宪兵队长问我
：‘你的二头的？”我没鞠躬，只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惹怒了旁边的翻译官，他想对鬼子讨
好，给我一个下马威，只见他飞起一脚向我后腿踢来，并用手向我前胸一推，想把我甩个倒栽葱。可
是我眼快，急用手向上一架，右腿猛力往后一蹬，只听扑通一声，翻译官仰面朝天甩到地上。我愤愤
的低声骂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翻译官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被鬼子
宪兵队长拦住：‘你的不好，滚的！’骂了翻译官一句，就拉我到屋里去了。他很客气的把我让到椅
子上坐下，说：‘刚才翻译官的不好，你的不要见怪；洋行的事，你的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宪兵队长翻了一下白眼，不相信的摇了摇头：‘你的二头的，洋行常常的在，这事你一定的知道。
’他的眼睛狼样的盯住我的脸。我用眼睛迎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在屋
里走了一遭，然后站在窗前，指着玻璃窗外边一群跪着的人，对我说：‘他们里边谁的干活的，你的
知道？说了没有你的事。’我摇摇头说：‘太君！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没在车站上，我哪里能知
道是谁干的呢？我不知道。”我这第三个不知道，使这个宪兵队长暴跳起来，拍的一声，捶着桌子，
茶杯被震翻了。他刷的从腰里抽出洋刀，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一凉，耳边听到他叫着：‘你
的二头，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我心里说：‘反正完了，’就又摇了摇头。可是，他的刀并没
有砍下去，因为他问不出什么，是不会轻易杀了你的。　　“这时，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宪兵队长
就怒冲冲的出去了。这新进来的鬼子满脸笑容，在我旁边坐下，从桌上茶盘子里，拿了两块茶点，送
到我的面前。我说：‘我不吃！’他说：‘你要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不然，你要吃苦的
有！’我说：‘我不知道，能硬说知道么！’鬼子冷笑着说：‘你愿意吃苦头，那么，好！’他向外
边咕噜了一声，两个武装着的鬼子进来了，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眼看就要动刑了，鬼子发
怒的问我：‘你说不说？’我说什么呢？看看马上就要吃苦了，这时，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的，我
要用这个没被我打死的对头，来为我挡一阵了，行不行就这一着了，我就理直气壮的对鬼子说：‘太
君，就这样吧！我再说你也是不相信的，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三就明白了。我是好人是歹
人，他很清楚。出事的那天早上，我到洋行里去，还是我发现了这事情，又是我给宪兵队打电话报告
的，我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来汽车，汽车来了，还是我把三掌柜抬上汽车，送到医院里。这一些事是真
是假，可以调查。这事要是我干的，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么？我说这话如有一点假，可以打电话到
医院去问问，三掌柜会告诉你底细的。’不知怎的，也许是急了，当时我很能说话，一气说下去。鬼
子听了以后，顿了一下，仿佛认为我说的有些道理，果然，立刻从桌上拿起电话听筒，打起电话来了
。我听出电话里有三掌柜的回声了，我的心在跳着。他们叽咕了一阵，鬼子把听筒放下以后，脸上有
了笑容，很快的走到我的跟前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三掌柜的说你很好，好，你回
去，没有你的事！’　　“就这样，我就出来了。我一边抹脸上的冷汗，一边心里说：‘被抓的那些
脚行，他能问出个什么呢？杀人的已放走了，他们这些人才真是不知道哩！’还不是空折腾一阵子，
又都放出来。这些人虽然受了点罪，可是那两个鬼子军官，终究是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了。杀鬼子的
事，就是这样。”　　老周一气听完王强和老洪杀鬼子的故事。当他抬起头来，才感到天很晚了，听
到外边呼呼的风声，风里夹着雨点，打着窗纸，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春雷声。他刚才完全沉浸到故事
里去了，一阵紧张，一阵高兴。最后他对王强说：　　“老王！你真行！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不！”王强说：“行的不是我，而是老洪，枣庄哪次杀鬼子的事都少不了他，都是他领着干的。
⋯⋯”　　王强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到街上“拍拍”响了几枪。王强急忙站起来，低低的说：“出
什么事了么？”接着又听到外边轻轻的扑通一声，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从小屋后的短墙外响过去。王
强赶紧吹熄了灯，小屋顿时变得漆黑。王强低声对老周说：　　“鬼子的骑兵过去了，约莫又是在追
捕人！”　　他的话刚出口，小炭屋门吱吜一声开了，闪进一条黑影，王强问：　　“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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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火柴擦的一声油灯点亮了。他俩看到灯光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老洪。他比王强个子稍矮些，
可是浑身都是劲，两只眼睛亮得逼人，他袖子上有片鲜血，手里提着矮枪，胸部不住的起伏着，王强
问他：　　“老洪！你怎么了？”　　1987南洪点上一支烟，狠狠的抽了一口说：“刚才我打了鬼子
一个门岗，叫鬼子的骑兵追来了。”　　当老洪看到老周时，惊喜的上前，紧握着手问：“你什么时
候来的呀？”　　“傍晚就来啦，已等你半天了。”　　王强把老周来的情况，谈了谈，老洪连连点
头：　　“这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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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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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笔很不错
2、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3、小学毕业那个夏天读完的。
4、不错,可让小孩了解历史.
5、15年前看的
6、肯定不是这封面和定价
7、红色武侠小说。政治性与江湖气，名族大义与兄弟情义相融，现代版的《水浒传》。
8、在那个年纪还真是算比较好看的书。。我有点弄明白我自己的思想进程是怎样的。。亏得我爸一
边告诉我Party会秋后算账一边让我看这么些都红通通的书。。
9、狂爱打日本的书
10、人生中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概8岁。
11、商品还不错吧，反正我没有看过，不感兴趣。
12、小学四年级的暑假读的，斜靠在椅子上，阴天。读的第一部长篇。是刘倩家用来发煤炉的引火物
，被我拿走了。小学时太无聊了，对书很饥渴，还读过叔叔们的武侠言情小说。
13、当年很喜欢
14、那个年代的YY小说···
15、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6、少年时期读过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人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投身到打击侵略者的斗争
中。童年的记忆。
17、写得比较有趣。在书后面还有附了原型的真实故事，更值得长吁短叹。
18、我爸为了我的三观也是蛮拼的！
19、人生第一本书
20、不是这个版本
21、我和我爹一致认为铁道游击队是“十七年作品”中最好的。他至今还记得里面所有人的结局。这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告诉读者英雄不是超人，英雄甚至死的比一般人要更惨。这个中心一敲定，
就比平原游击队和烈火金刚这种乡村传奇立意高了一截。
22、少年时代的读物
23、小时候看的第一本书，启蒙了我幼小的人生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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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确切地说，是人生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寂寞的童年，小学二三年级的样子，被父母扔到姥姥家
，漫长的暑假就在外公外婆的看管下度过，没有小朋友或是兄弟姐妹，没有各种活动，也没有人给讲
故事，过的是规矩又无聊的一天又一天。每天早起要锻炼，然后吃早餐，然后跟外公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做暑假作业。之后和外婆玩会儿跳棋，吃午饭。而下午，外公外婆要睡午觉，我就无所事事了。
那是一幢苏联时代建筑的老楼，层高很高，又很大，有一间空置的房子，只放了一张床，我就一个人
在那里看书。之前带去的童书都看过千百遍了，比如《成语故事365》、《名人妙语故事》之类的，每
一个故事我都快倒背如流了，实在是无聊啊。我只好去外公的书房看看有没有什么书可以看。外公的
书架很大，书也很多，但多数是我看不懂的，比如竖排版的二十四史、《红楼梦》、《三国演义》之
类，还有就是外国名著，印象中有《飘》、《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什么的
，还有就是科学论著和外文书了。对于我来说这些实在是不太可能读（事实是到现如今，我也还是读
下去竖排版古装书和外国文学）。在经过多次的试探翻看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本好像还能看懂的书，
当当当，就是这本了——《铁道游击队》。记得那时候是灰蓝色的封面，挺厚的，我从他们在枣庄开
炭厂开始，看到血染洋行，每当获得战利品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从小就是财迷+贪吃鬼一个）虽
然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情节，但就是记得扒下来的物资里面如果有糖什么的就特别高兴。这本书看了
许久，终于看完了，第一次看长篇小说给我带来了自信，之后还看了《一千零一夜》、《福尔摩斯》
、《佛列格游记》等等，但和《铁道游击队》并排摆放的《林海雪原》却没能看下去，可能是对战争
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扒火车的物资而已吧。。。。想以后如果有了孩子，一定不阻止他看课外书
。以前也许是无聊，只能看书，而现在这么多的诱惑，几岁的小孩玩起ipad就不放手，能有读书习惯
的孩子该是多么难得。其实不一定非要买包装绘图精美的童书，许多老书也有独特的魅力，甚至是现
在有些书无法媲美的。希望他能有个美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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